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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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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 ·孟子苟卿列传》之文。可谓 

“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 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 

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 

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 

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关键词：朱熹；《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儒学；道统论；心性论；理学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4-0165-06 

《四书章句集注》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将《礼记》 

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集为一 

书，并加以注释阐发的著作。朱熹在其中系统地论 

述了道、理、性、命、心、诚、仁、义、礼、智、格物、致知 

等理学范畴及其关系，既辨析精微，又强调人伦日 

用，体现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及其强调认 

识方法、修养方法、道德践履的特点。该书包括《大 

学章句》、《中庸章句》各一卷和《论语集注》十卷、 

《孟子集注》十四卷，凡二十六卷，朱熹经过40年的 

修改，文字诠释颇为严谨洗练，义理阐发更显精微独 

到，特别注意从整体上去探求原书的思想体系，成为 

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 

的必读教材和宋明理学的重要典籍，其影响相当 

深远。 

《孟子集注》集中阐述了朱熹对孟子思想学说 

的创造性解释。卷首有《孟子序说》一文，篇幅不 

长，分别引用了司马迁、韩愈、二程、杨时等人对孟子 

及其思想的评价，实际上也间接地表达了朱熹对孟 

子行事特别是对其思想的看法，其中比较值得注意 

的是有关儒家思想的道统谱系、孟子思想价值的全 

面揭示、孟子思想与理学的内在关联等诸方面的内 

容。兹大体按照原文顺序，对其文本来源与义理精 

蕴进行追溯和发掘。 
一

、司马迁对孟子思想价值特征的评述 

《史记列传》日：“孟轲，驺人也，受业 

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 

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 

远而阔于事情。"-3是之时，秦用商鞅，楚、 

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 

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 

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 

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 

子》七篇。” 

以上为《孟子序说》的第一段引文，出自《史记》 

卷七十四《孟子苟卿列传》，原文与此稍异：“⋯⋯当 

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 

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 

齐⋯⋯” J2M。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孟子立传，仅用 

了137个字，而且将其与邹衍、淳于髡、慎到、苟子等 

合为一传，并在开篇表达了这样的感叹：“余读《孟 

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 

也。日：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 

其原也。故日‘放于利而行，多怨 ’。白天子至于庶 

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只是简略地介绍孟子的行事 

与思想特点，并阐述了孟子学说在战国时代不被采 

纳的原因。应该说，其见解是颇为深刻的。朱熹引 

用这段话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其中的孟子“受业 

子思之门人”、“述唐、虞、三代之德”及“述仲尼之 

意”等语，因为这牵涉到儒家的道统和谱系问题。 

说到对于孟子及其思想 的评价，大概 以《荀 

子 ·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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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批判为最早_2 J。有汉一代，比较值得注意的 

有扬雄、赵岐和王充三家。扬雄在其《法言 ·吾子》 

中充分肯定了孟子的学术贡献，并以孟子 自比，他 

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 

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今传汉人注《孟子》 

仅赵岐一家，其《孟子章句》是完整流传至今最早的 
一 部《孟子》注，大致以训诂名物为主，间亦及于义 

理阐发，是研究汉代孟学的珍贵资料。诚如阮元 

《孟子注疏校勘记 ·序》中所言：“赵岐之学，以较 

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 

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 

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 

亦勤矣!” 4 在《孟子题辞》中，赵岐提及《孟子》曾 

在汉文帝时一度与《论语》、《孝经》和《尔雅》同立 

为“传记博士” 』】 ，其地位列于经、子之间，后罢传 

记博士，但《汉书 ·艺文志》将《论语》、《孝经》和 

《尔雅》著录在《六艺略》的《论语类》和《孝经》类， 

却将《孟子》著录于《诸子略 ·儒家类》，可见《孟 

子》的地位还不高。赵岐还首次将孟子尊为“亚 

圣”，他称赞《孟子》“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 

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 

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 

信 ；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 

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 

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_5 Jl 。这种稍嫌过誉之 

辞，尽管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孟学发展 

史上还是具有独特且重要的社会意义的。王充则在 

《论衡 ·刺孟篇》中从八个方面来非难、抨击孟子， 

如批评孟子所言“何必日利”未能区分货财之利与 

安吉之利，“违道理之实”E6145o ；斥责孟子“五百 

年有王者兴”之词“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 

等 j45 。王充的观点，是 自《苟子 ·非十二子》以来 

对《孟子》最严厉的指责，并且成为了唐宋疑孟、非 

孟思潮的重要开端。 

有学者认为，孟子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通 

过逐步消解“孟荀齐号”范式，不断凝聚“孔孟一体” 

规模而得以提升的，这既表明孟子思想体系与汉代 

政治建设、文化发展相适应 ，同时也对唐宋间的孟子 

升格、《孟子》升经运动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 

响 。还有学者总结了两汉孟学研究的思想价值， 

认为：“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 

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从而为打破经学独尊和促 

进儒、道两 家思想 的整合，起 着推波 助澜 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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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朱熹看来，汉儒特别是赵岐对孟子思想 

的评价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或者说，汉儒并没有真正 

揭示孟子思想的价值，对于当时理学的建构，可取者 

不多。所以，这些评价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汉、 

宋学术分野及其造成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二、韩愈对儒家道统及孟子思想价值特征的 

评述 

韩子日：“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 

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 

精，语焉而不详。” 

又日：“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 

醇而小疵。” 

又日：“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 

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 

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 

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 

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 

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 始 。” 

又日：“扬子云日：‘古者杨、墨塞路 ， 

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 

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 

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 

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 

灭而不救 ，坏烂 而不收。所谓存 十一于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 

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盂氏，以为 

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以上各段引文皆出自韩愈之文，具体说来，第一 

段出自《原道》[91174，第二段出自《读苟》[91183，第三 

段出自《送王秀才序》 ]瑚，第四段出自《与孟尚书 

书》 ]2醯。韩愈之语重在表彰孟子辟杨、墨之功，所 

谓“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道统”论。 

“道统”论在韩愈之前已现端倪。《论语》终篇 

《尧日》中称：“尧日：‘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 

其中已包涵了尧传舜、舜传禹的意味。孟子则力辟 

杨、墨，自命上承孔子之正统。《孟子 ·公孙丑下》 

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 

子》终篇《尽心下》中更明确地指出：“由尧、舜至于 

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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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孑L子而来至于 

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 

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韩愈生于中唐时期，面对佛、老盛行和儒家文化 

式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力图 

复兴儒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重整思想秩序 

和社会规范，就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法统”，在其 

《原道》一文中首先明确指出了儒家之“道”的内涵：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足乎己而无待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 

虚位。”在韩愈看来，作为儒家核心价值的“道”的延 

续及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授受者之间 

的传承系统或谱系，其中包括尧、舜、禹之间的口授 

亲传，也有孔子之于周公、孟子之于孔子的精神传 

承。“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 

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 

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 

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 

焉而不详。”韩愈所谓的“道”既不是佛家的“道”，也 

不是道家的“道”，而是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之道，“其 

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 

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 

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 

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 

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 

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 

飨”。在韩愈看来，只要确认了这个“道”，社会生活 

就会重新进入合理而有序的轨道。 

韩愈认为，圣人之道在孟子之后就失传了，其原 

因在于荀子与扬雄这些大儒“择焉而不精，语焉而 

不详”。这样一来，孟子就成为儒家之“道”传承谱 

系中的关键人物，要追本溯源必须从孟子开始，要开 

拓创新也必须从孟子开始。“惟孟轲师子思，而子 

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 

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由此，韩愈便以 

继承道统自任，表示要像孟子批判杨、墨那样，担负 

起捍卫儒家之“道”的历史重任。他在《与孟尚书 

书》中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 

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火死万 

万无恨。”正是由于韩愈的推崇，才有了所谓的孟子 

t 升格运动’’[10] ∞一 [1l_。 

传统观点认为，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到战国中 

后期演变为两大分支。一支始于子夏，讲文献之学， 

数传而至于苟子；一支始于曾参，究义理之学，二传 

而至于孟子。于是，苟子为汉代经学家所尊信，而孟 

子则为两宋以后道学家所崇敬。儒家内部这两派的 

分野，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学统”与“道统”之别，“汉 

学”与“宋学”之分。必须指出的是，韩愈推尊孟子， 

主要是出于与佛、老等异端思想斗争的需要，与宋代 

理学家从精神修养方面吸收孟子思想是不同的。在 

韩愈眼中，孟子与被儒家视为异端的杨、墨所作的斗 

争，乃是儒家反对异端思想的典范，对于唐代的反对 

佛、老斗争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激励作用。 

三、程颐对孟子思想价值特征的评述 

或 问于 程 子 日：“孟 子 还 可 谓 圣 人 

否?”程子日：“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 

到至处。” 

程子又日：“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 

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 

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 

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日：“孟子有大功 于世，以其 言性 

善也。” 

又日：“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 

所未发。” 

又日：“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 

足以言学。颜子陋巷 自乐，以有孔子在焉。 

若孟 子 之 时，世 既 无 人，安 可 不 以 道 

自任 。”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 

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 

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 

次也。”或日：“英气见于甚处?”日：“但以 

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 

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 

多光耀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程颐。第一段出自《河南程氏 

遗书》卷十九《伊J rI先生语五》，原文与此稍异：“邓 

文孚问：‘孟子还可为圣人否?’日：‘未敢便道他是 

圣人 ，然学已到至处。”’[ ] 第二段出自《河南程 

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原文与此稍异：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 

义，⋯⋯” ]22 第三段系意引自《河南程氏粹言》卷 

二《圣贤篇》、《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先生语一》， 

相关原文分别为：“子日：‘人有颜子之德，则有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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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功，孟子之事功，与禹、稷并’。”“凡人说性，只 

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1 J1 。 J。第四 

段出自《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伊川先生文五 ·答杨 

时论西铭书》，原文与此稍异：“《西铭》之为书，推理 

以存义，扩前贤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 

(原注：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 

第五段出 自《河南程氏文集》卷二上《二先生语二 

上》 ]1 ，最后一段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 

川先生语四》，原文与此稍异：“日：‘⋯⋯孟子却宽 

舒，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 

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 

之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问：‘英气于甚处 

见?’日：‘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 

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 多光 

耀也。⋯㈦ ％ 。 

二程“尊孟”的言论很多，在其看来，孟子的功 

绩主要在其仁义、性善、养气之论，特别是后两者， 

“皆前圣所未发”。在辨别颜渊与孟子的优劣时，二 

程的基本倾向虽然是认为颜子更具备“圣人气象”， 

而孟子则有“英气”、“好辩”，但他们强调指出这是 

时势使然，是“世既无人”，孟子“以道 自任”的结果。 

韩愈的“道统”论及其自续“道统”的精神，均为 

宋儒所接受。如石介在《与士建中秀才书》中提出 

了所谓圣贤相传的道统论，认为“道”在圣人孔子那 

里就已经尽善尽美了，其后护卫此道的“贤人”，主 

要有孟轲、扬雄、王通和韩愈四人 3JM。在《泰山书 

院记》一文中，石介还曾把自己的老师孙复推许为 

韩愈后的“道统”继承人 3_ ～ 。二程则 自以为其 

学说将孟子身后中断了的儒学道统接续起来。程颐 

等人在《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中推尊程颢说： 

“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_l 2_ ‘周公 

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 

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指程 

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 

道觉斯民。” 2_ 二程以“理”(“天理”)作为 自己最 

高的哲学范畴，认为“理”适用于自然、社会乃至一 

切具体的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 

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可以认为， 

二程的思想核心，就是高扬孔孟儒学的精神，强调道 

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人的内心生活和 

精神修养。这也就是经过改造更新后的儒学对佛、 

道思想挑战所作出的有力回应l141211。 

朱熹本于二程，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 

《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认为四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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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的儒家道统，而 

二程与其本人则是其继承者。朱熹明确提出“道 

统”以概括韩愈关于儒学传承系统的思想，他说： 

“盖 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 自来 

矣。”[1 但朱熹的道统说却把韩愈排斥在外，认为只 

有程颢、程颐才是上承孟子的正统思想家：“天先生 

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 

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刮弱如 

朱熹自许为二程的私淑弟子，他说：“宋德隆盛，治 

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 

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 

然复明于世。虽 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 闻 

焉。”l16] 朱熹门人黄蜍进一步明确了朱熹在这一传 

承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他在《朱子行状》中指出：“自 

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 

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 

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 

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Ⅲ 尽管孔子之后 

有曾子、子思，但至孟子“始著”；孟子之后，复有周 

敦颐、二程、张载，而至朱熹“始著”。此语大有以朱 

熹直承孟子之意。 

有意思的是，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不仅不把韩 

愈放在眼里，就是二程等北宋学者也被抛在了一边， 

认为只有他 自己才真正是上接孟子的“道统”接班 

人。他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 

世无贤者，然直是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 

创未为光 明，到今 日若不 大段光 明，更干 当甚 

事!”_l 8_ “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 

而始一明也。” 1 s_” 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儒学 

发展历程中，在讲究正统、异端的思想背景下，这种 

说法并不难理解。只是历史最终选择的是程朱 ， 

《宋史》中的《道学传》，使二程、朱熹在儒家道统中 

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四、杨时对孟子思想价值特征及其与理学内在 

关联的评述 

杨氏日：“《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 

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 

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 

之端。论邪说之 害，则日：‘生于其心，害 

于其政。’论事君，则日：‘格君心之非’， 
‘

一 正君而国定 ’。千变万化 ，只说从 心上 

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 

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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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 

人之教人 ，性非所先 ’，可谓误 矣。人性上 

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 

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 

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 

贤作处，天地悬隔。” 

这段引文出自杨时《龟山集》卷十二《语录三 · 

余杭所闻》 。原文与此稍异：“《孟子》一部书，只 

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 

礼、智，则以侧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 

邪说之害，则日：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欲 

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 

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后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 

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论列是非利害， 

文字上尽去得，但于性分之内全无见处。更说不行，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 

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 

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 

隔。”杨时曾先后师事程颢、程颐，与游酢、谢 良佐、 

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一般认为，程门弟子 

中以谢良佐最具创造性，而杨时传道之功最巨。杨 

时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学术地位日隆， 

南宋理学几乎都与他的传授有关系，史称渡江之后， 

“东南学者惟杨时为程氏正宗”_20 J。杨时门人中以 

罗从彦最有见地，而朱熹就是罗从彦门人李侗的 

学生。 

杨时的这段话，直指孟子的心性论。杨时早年 

用功《庄子》、《列子》，后来又曾出入佛教，故其思想 

颇受佛、老之影响。在他看来，儒家讲道心，佛家讲 

真心，其实都是引导人们反求本心。所谓“《孟子》 
一 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 

“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 

善”，都表明了杨时在心性论方面的深厚修养。值 

得注意的是他对欧阳修的批判，“圣人之教人，性非 

所先”两句，系意引自欧阳修晚年自编的《居士集》 

卷四十七《答李诩第二书》 。相关原文为：“修患 

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日：夫性，非学者之所急， 

而圣人之所罕言也。”“修少好学，知学之难。凡所 

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 

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以 

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它，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 

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 

皇而不暇也。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 

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 

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 

之所不暇也。或有问日：性果不足学乎?予 日：性 

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 

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 

欧阳修极力推尊孟子，认为：“孔子之后，唯孟 

子最知道” 引。苏轼也这样评价欧阳修：“其学推 

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 

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 

不悦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 

贤不肖，不谋而同日：‘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 

当然，欧阳修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与韩愈是有区别 

的。他认为不能采取韩愈所谓“人其人，火其书，庐 

其居”的简单做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是弘 

扬儒家的礼义教化。在《答李诩第二书》中，欧阳修 

借审阅李诩的《性诠》三篇，明确指出，儒家的王政、 

礼义与治道息息相关，而“性命之学”则“非学者之 

所急”，对当时初兴的心性之学表示了不以为然的 

态度。按欧阳修的观点，心性之说是“无用之空 

言”，君子应该把精力用于修身治人，不必去追究性 

之善恶。因为，如果性本善，身也不可以不修，人也 

不可以不治；如果性本恶，仍然是身也不可以不修， 

人也不可以不治。如果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 

如果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所以，君子应该 

“以修身治人为急务，而不穷性以为言”。欧阳修以 

儒经不言性为据，坚持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可以 

说是他的长处，但恰恰也是他的弱点。不可否认，儒 

家的王政、礼义对于修己治人确实有其优越的一面， 

所以也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但说到心性之学，佛 

教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精密细致的体系和方法， 

儒家学说在当时隋况下是明显难望其项背的。儒家 

要想对佛教采取攻势，正确的做法除了要大力宣扬 

儒家的仁义礼乐之说外，更重要的还应该加强自身 

的建设，特别是对于心性理论方面的探究。杨时的 
一 句“可谓误矣”，算是说到了点子上。当然，欧阳 

修看到了佛教“为善之说”的长处，提出了“修其本 

以胜之”的方法，在当时乃至稍后的排佛道运动中 

仍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有学者 

认为，北宋理学的真正开创者应该是欧阳修，而不是 

周敦颐 。 

五、结语 

朱熹不愧是一位文化大师，经过他的妙笔，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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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几段文字，便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 

起首引太史公之文，可谓是“知人论世”，并为后面 

做好铺垫；接下来引韩愈言论 ，重在揭示孟子辟杨、 

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二程的 

言论 ，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 J、养气论的价值；最 

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 

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 

与佛、老由势若水火到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 

源。这样的结构，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 

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孟子思想的价值是逐渐被揭示出来的，其背后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 

有其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他们推尊、借鉴甚至反 

对、批判孟子的过程，既是对孟子思想的发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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